
独家连载

侯卫东第一次碰到安全事故
到第二天十点钟，侯卫东才从沉睡

中醒来。醒来之时，愣是半天也不知自
己在哪里。看到了桌子上的沙州学院招
待所四个字，这才明白身处何方。

“是谁送我进来的？”服务员也是沙
州学院教师的家属，她认识郭兰，此时毫
不客气地打量了侯卫东一会儿，道：“你醉
得走不动，是郭兰帮你订的房间。”“郭兰，
怎么是她。”侯卫东苦苦地想着昨天的事
情，这一段时间如真空一样，没有丝毫踪
影。他用力地拍了拍头，心道：“看来以后
还是少喝醉，黑娃这种酒，更不能喝，这个
梁必发，怎么跟黑社会搞在一起。”

正在这时，传呼机响了起来，侯卫东
接过来一看，顿时跳了起来，这是一句短
短的留言：“田大刀石场砸死人，速回，何
红富。”田大刀是派出所联防队员，看到侯
卫东等人办石场赚钱，也跟着办了一个。
虽然不是自己的石场出了事故，却是上青
林石场的第一次事故。侯卫东不敢怠慢，
招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回上青林。

到了小院，就见到满院子的人，这些
人群情激昂，在院子里大吼大叫。侯卫
东扯过一位熟识的村民，道：“到底怎么
回事？”村民道：“田大刀的石场砸死了
人，一块石头从采石台上碰了下来，将刘
家二娃脑袋碰开了花，当场就死了。田
大刀说去找钱，跑了。”

侯卫东拨开人群走了进去，一块门
板放在地上，上面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
汉子。那汉子浑身是血，特别是头顶上
有一个大洞，足有拳头大小，那汉子的头
颅碰变形了，血肉模糊，颇为吓人。

正在混乱之时，院子外面响起了几
声喇叭声，晁胖子和企业办李国富等人
走了进来。这里有好几个煤矿，死人之

事难免，企业办应对这些事情，有着相当
的经验。

企业办主任李国富是干瘦的中年
人，他跳上了一个石墩子，道：“我是青林
镇政府企业办公室的李国富，受领导委
托，来处理这件事情。事情己经发生了，
肯定是要解决，你们不要堵着大门，刘家
的亲属先把人抬回去，找几个代表到小
会议室。”

李国富在会议室唱起了主角，道：
“矿山企业死亡赔偿，县里面是有规定
的，我跟你们读一遍。”他取出一个发
黄的小册子，念道：“矿山类企业工伤
及死亡的赔偿标准，参照沙州市 1993
年标准制定……”读完规定以后，家属就
开始大吵大闹，刘家母亲哭道：“一条人
命才值两万块钱，这是哪家的王法。”刘
二娃媳妇则哭道：“办丧事就要花好几
千，你们赔这点钱，让我们孤儿寡母以后
如何生话。”

李国富对这种事情见惯不惊，面对
哭泣吵闹的刘家人并不退让，道：“遇到
这种事情，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也深表同
情，但是企业出事故，赔多少，政策都有
规定。企业只能按照这个来赔，政府的
责任是督促企业及时全额赔付。”愤怒的
刘家人已轻忍耐不住了，刘老头使劲拍
打着桌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道：“我们
不要钱，只要我娃，把田大刀交出来我和
他算账。”

晁胖子道：“老刘，你要讲道理，我们
是来帮你做工作，如果你这个态度，我们
就不管你，你自己去找田大刀。”他威胁
道：“刚才是谁打了人，如果造成了后果，
要判刑。”刘老头跳起双脚骂道：“我知道
你们是官官相护，不把事情解决了，我就
把娃抬到县里去。”侯卫东是第一次经历

这种调解，心道：“老刘死了儿子，本就悲
伤，晁镇长这个时候去威胁老刘，可能会
适得其反。”

谁知，晁胖子发出威胁之言，刘家亲
戚反而没有了语言。晁胖子对刘老头
道：“你这是无理取闹，不管你把人抬到
哪里去，都是这个价钱。”他缓了缓口气，
道：“你这个当父亲的，心肠也狠，自古讲
究入土为安，你把刘二娃抬来抬去，让他
走得不安心，这是何苦。”

就这样磨来磨去，很快过了六点，刘
老头一家人最后还是接受了企业办的调
解，赔偿价为二万六千元。

“一条人命就值二万六。”作为石场
老板，侯卫东又暗暗松了一口气，但是作
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条人命的价格
却让侯卫东感到心酸。

等到刘家人离开，晁胖子神情轻松
下来，对李国富道：“通知发出去没有？”
李国富一拍脑袋，道：“哎，看我这记性，
刚才忙着应付这一帮子人，完全忘了。”
他看了周围一眼，道：“侯卫东在这里，田
大刀跑了，习昭勇在楼上，那就只需通知
秦大江和曾宪刚。”

等到工作组去出通知，李国富笑道：
“晁镇长，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趁他们
还没有到，先把肚子填满了再说。”他又
对侯卫东道：“侯大学，今天晃镇长上山，
主要是解决石场的问题，你还是
请个客，感谢晁镇长。”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婚姻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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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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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露露这才知道吕森
与自己分心了

“给了。这几天一直忙
工作和买空调，所以忘记告
诉你了。”此时的吕森觉得庆
幸，自打汪露露怀孕，家里的
财政大权就移交到自己头
上。无论是哪个朋友、哪位
亲属送的红包，汪露露从未
打开看过。因此，在钱的问
题上，他完全可以说谎。

“是吗？给了多少？”汪
露露将头从吕森的肩膀上
移开。

“没数，看厚度估计怎
么也有五千吧。”吕森心虚地摆弄着汪露露的手指头。

“五千啊！不少了。爸妈也不容易，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汪露露简直要欣喜若狂了。

发现汪露露情绪的变化，吕森暗想，钱真是个好东西，除了
可以买到老婆的欢心以外，还可以改变老婆对自己父母的态
度。早知道这样，不如早早告诉汪露露妈给红包好了，这样无
论是宋美兰还是吕森自己都会好过一些。

汪露露并不是爱财之人，她只是觉得心有不甘。为什么别
人生孩子婆婆又给红包又帮忙照顾，而自己婆婆要钱没有要力
不出的？她是个争强好胜之人，哪方面都不想输给别人。对自
己是这样，对吕森是这样，对待孩子更是如此。

吕志坚和宋美兰第二天就决定回农村老家。临行前他们
告诉汪露露他们给霖霖包了一万元的大红包，让汪露露仔细些
花。汪露露这时候才知道吕森与自己分心了。尽管心里不舒
服，但还是暗暗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老两口转身离去的瞬间，汪露露似乎看到宋美兰和吕志
坚在轻轻地拭着眼角。汪露露也悄悄地掉下了眼泪。

已经身为人母，汪露露清楚地知道，有一天她也将面对这
样的现实。儿子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组建自己的小家。无论
自己多么不舍得，多么不忍心，都要坦然地面对。只有这时她
才发现，原来在吕森父母在家的日子里，自己有多么自私，多么
残忍，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两位老人喜爱孙子的权利。

汪露露抱着霖霖走到阳台向下望去，只见吕森背着旅行
包，一手挽着母亲，一手搀扶着父亲，缓慢地向园区门外走去。
她轻轻地亲了一下霖霖，暗暗地想：“明年，明年这个时候妈妈
和爸爸带你去看爷爷奶奶。”

那五千元钱，他本想交还给父母但又没敢。与其说他想留
着自己当零花钱花，倒不如说是担心汪露露发火。毕竟月子里
的女人惹不得，要真把汪露露气急了，不仅霖霖的奶水不能保
证，整个家里都会闹得乌烟瘴气。权衡利弊，一会儿还是上交

“国库”为妙。
吕森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回忆着吕志坚和宋美兰上车前的

镜头。在给孩子起名的问题上，吕志坚很在意。他希望霖霖以
祖上传下来的“良”字为名，但吕森想花钱起名。

霖霖的大名究竟要怎么起，其实在吕森心中早有计划。他
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直奔S市最大的起名中心。

要说吕森本不是迷信之人，不过禁不住身边朋友的劝说。
既然他们都说花钱起的名字好，吕森也就动摇了。都说封建迷
信害人，看来果然不假。

起名中心坐落于S市的繁华地带，那里不仅高楼林立，还有百
年的传统老字号。要想在其中找到一个小小的门面，还真是难寻。
吕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具体位置，原来它的牌匾居然与
WC公厕挂在同一个柱子上，上面还画一个长长的向左的箭头。如
果不想去公厕，有谁会注意到，起名中心的位置居然这么隐蔽。

从七拐八扭的小巷里穿过去，进了一个不起眼的房间，吕森突
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前台，而且前台的服务小姐长相很不平庸。

“请问，给孩子起名一般需要多少钱？”显然，吕森对这个行
业并不熟悉，虽然道听途说了一些情况，但也不好把自己弄得
像个明白人似的，以免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

“先生，这个要看您找谁起。我们公司有一百元至五千元
不等的价位。”前台小姐微笑着。“我不太了解情况，一般来取名
的都选哪个价位的？”吕森听到五千元立刻觉得头皮发麻。

“先生，这个还真不好说。在我们这里花多少钱的都有，不
过当然是价钱越高起名的分数就越高，重名的概率也就越低
了。我这里有份单子，您可以看看以做参考。”前台小姐麻利地
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宣传单。

就在吕森看宣传单的时候，又进来几个咨询起名问题的。
还有一位是来交钱的，吕森斜着眼睛盯着前台小姐点钱，看得
眼睛都花了，估计怎么说也得有两千元左右。现在的人啊，为
了孩子，真舍得。拿着单子，吕森觉得自己做不了主，于是决定
回家和汪露露商量。

其实有时候，只要是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不仅仅是小夫妻两
人的观点。毕竟是两家人的后代，双方家长的意见也要听取。
除了吕家以外，汪明才和葛承艳也十分在意。朴实的
吕森在向岳父汇报了起名的价目以后，汪明才怒了。 13

文秀到孤儿院来找文燕
老黄带着几名民警就要进病房，董

医生拦住他们。“大夫，他是逃犯。”老黄
说。“我是医生，我的病人小冰，手术后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哭，不能受到惊吓，
而小冰和她的叔叔阿姨感情很深，在孩
子心里他们是她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们

现在抓他叔
叔，小冰一
定 非 常 伤
心、害怕，这
样孩子的眼
睛可能会失
明的。”董医
生说。

老黄遇
到了难题，
一会儿，他
对几位民警
说：“可以肯
定何斌不会
伤害小冰，

为了孩子的眼睛，也为了顺利破案，对何
斌采取秘密监视，我马上回去向局里汇
报。”老黄临走对董医生说：“大夫，你一
定要治好孩子的眼睛，她对我们非常重
要。”董医生点头。

文秀一气跑到家里，坐在床上，发
呆。何大妈进来，叫她，不应。何大妈长
叹一声：“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妈的心
里难受，文燕回来了，你到底咋想的，给
妈说说。”“就是想把海光还给姐姐。”文
秀眼睛直直地说。何大妈的眼睛也直
了：“你怎么说起傻话了？文燕和海光虽
说谈过恋爱，可你们已经结婚了，你也不
想想，你姐姐会同意吗？海光会同意
吗？”“妈，姐爱海光，海光也爱姐，你说我
咋办？”文秀直直的目光转移，转移到何

大妈的脸上，似脸上有答案。
何大妈的目光也转移，转移到墙上：

“都难啊。”“妈，我刚才去医院，医生说我
随时都会瘫痪。”文秀低头。何大妈回
头：“你说什么？随时要瘫痪，我怎么没
听海光说过，他知道吗？”“他早就知道，
瞒着我……姐回来了，我也知道了我的
病，我不能再拖累海光跟着我受苦了。”
文秀叹一声，抬头看屋顶。何大妈不言
语，低头垂泪。

“妈，我想联系一家外地医院，去做
手术治疗。去治病前，我想做一件事，
妈，你一定要支持我。”“只要妈能做到，
妈一定帮你。”何大妈似也看到希望，看
着文秀。“妈，我要和海光离婚。”文秀脱
口而出。“这事妈不能支持你。”何大妈也
脱口而出。“妈……”文秀叫一声。何大
妈已出去。

黑子和颜静在医院的小路上走，颜
静说：“黑子哥，我在找何大妈的路上碰
上了大刘。他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就像
不认识我。”颜静感觉奇怪。“打听到我家
了吗？”黑子却问起他最关心的问题。“我
找到了。”颜静说。“见到我妈了吗？”黑子
急切。“见到了。”“我妈好吗？”“我没敢过
去，从远处看，大妈好着呢。”颜静说。“见
到我哥和文秀了吗？”黑子又问。“文秀嫂
子我没见到，但是嫂子活着呢。听说和
以前文燕的男朋友结婚了，和大妈住在
一起。”听了颜静的话，黑子不再言语。

“黑子哥，就要到周年纪念日了，咱
们回去看看大妈和嫂子吧。”颜静知道
黑子想家了。“我妈以为我早死了，我不
能再让我妈伤心了。”黑子说完，仍默默
地走。

文秀到孤儿院来找文燕，文燕要文
秀看一下她的新工作环境。姐俩在院子
里走，文燕说：“你帮我编一个舞蹈，内容

你自己定。我想能反映咱唐山人生离死
别的，反映在那段日子里，唐山处处是真
情的，一定都好看。不过文秀，你只能动
脑筋，可不能自己跳啊，出了事我可对不
起海光。”“姐，我知道你住的地方，编好
了我就去找你。”文秀也一笑。“不用了，
还是我去找你吧。”文燕说。

告别文燕，文秀就到报社，找丁汉，
丁汉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找你是想叫
你帮我想办法找一家医院，我想治病。”
文秀开门见山。“你知道了？”丁汉脸一
紧。文秀点头，很轻松。

丁汉放心：“这忙我一定帮你，海光
也跟我说过这个事，你的病治好了，海光
也就轻松了。你别急，其实我一直都在
打听呢，我会想办法联系的。”“那就拜托
你了，我回去了。”文秀轻快地站起来，往
外走。

周海光在梁恒的办公室里，梁恒找
他谈话：“海光，总局也来了函，要调你归
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好给人家答
复。”“梁市长，我是目睹了这座城市的毁
灭，我不走，我要亲眼看着唐山重新崛
起。再说，离开唐山，我也放心不下文秀
和文燕。”海光说。梁恒一笑：“其实我也
希望你留下来。海光，你还是先把基建
和纪念馆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抓起来。
另外，SOS 儿童村的事情，你也抓起来
吧，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

“梁市长，我有个要求。”海光说。“你
说吧。”“工作我去做，可这个副市长我
是不干了，干点实际的工作我还行，可
在官场上我……不适合。等唐山建设
好了，我还要回去搞我的专业。要是
你不答应，我就还回工地去。”周海光
说。梁恒有些无奈地说：“那好，我答应
你，不过到那时，就怕你舍不得唐
山了。”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林琳林琳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关仁山关仁山 王家惠王家惠 著著
新世界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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